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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文静 文/图

洛城读书会

把书读进日子里
孟红梅写的关于李贺的传记小

说《雄鸡一声天下白》（右图），是从
那一园翠竹开始的。这是所有想走
近李贺的人都绕不开的一个园子。

“露压烟啼千万枝”的茂林修竹，被
李贺“斫取青光写楚辞”，从大唐雄
风深处一直绿到当今，情和恨都在
古竹老梢上凝成了碧云。

“诗鬼”的家园

这个园子在洛阳城西60公里
处的宜阳县三乡镇。这里是李贺的
出生和葬身之地，唐时称福昌县昌
谷，位于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
的官道上。当时，福昌县境内有驿
站五六处，其中最繁华的三乡驿就
在园子旁边。

这里商贾云集、英豪出没、文人
墨客络绎不绝。唐玄宗曾在此遥望
对岸女几山（花果山），依据云蒸霞
蔚的仙境和自己的想象，谱就了千
古绝响《霓裳羽衣曲》。唐朝时的三
乡是一个大窗口、大平台。

清亮的连昌河冲积出宽大的谷
地——昌谷，这里桑竹连天，清泉遍
地，站在坡上望见洛神凌波起舞的
洛河和芳草萋萋的连昌宫。这儿
就是李贺的家园，他以绮丽峻拔
的诗歌为自己赢得了“诗鬼”的美
名，在浩瀚的唐诗星空里亮起了一
盏明灯。

“诗鬼”的悲愤

孟红梅以十年之功，厚积薄发，
完成了50万字的李贺传记小说《雄
鸡一声天下白》。她从李贺遗留下
来的200余首诗歌入手，引领大家
沿着乱红的阡陌和高翔的诗意，一
步步走近李贺。

小说已经面世几个月了，红梅
说她仍走不出李贺的悲惨世界。

李贺的诗歌瑰丽神秘，但难免
艰涩难懂。拿到《雄鸡一声天下
白》，我急忙打开，仿佛看到竹影婆
娑，长风短歌，稻香麦黄，阡陌飞红。

昌谷俚语亲如炊烟，风华牡丹
绝世而立。连昌宫灯火明灭，洛河
水波光潋滟。洛阳城酒诗辉映，铜
驼悲切。翩翩少年意气风发，壮志
凌云：“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
五十州。”当时，藩镇叛乱此伏彼起，
17岁的李贺写就《雁门太守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
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
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
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
龙为君死。”此诗赢得韩愈的赏识，
李贺从此声名大振。

李贺为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
裔，与皇族关系已较疏远。其父晋
肃官位很低，家境也不富裕。他“细
瘦通眉，长指爪”，童年即能词章，十
五六岁时即以工乐府诗与先辈李益
齐名，后又得韩愈垂爱，应该是一路

春风，人生得意了。可是，聪慧孤傲
的他，纵有王室血脉、盖世才华，也
抵不过嫉才者的谗言。

20岁时，李贺因牵强的理
由——父名“晋肃”犯讳之累，虽取
得河南府试第一的成绩，但被取消
殿试资格，无缘仕途。后来虽有韩
愈等人的力荐、相助，他也只做了个
主持朝会、祭祀和巡陵等仪式的九
品奉礼郎。他在《致酒行》里写道：

“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
柳。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
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
龙颜请恩泽。我有迷魂招不得，雄
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
谁念幽寒坐呜呃。”

李贺为官三年，阅尽沧桑，更加
消沉。此时的诗苍凉、缥缈，多次触
及死亡主题，最终称病辞职归乡。
其间出昌谷、走襄阳，经江陵、庐山，
入洞庭，过长沙，先后到达金陵、嘉
兴、吴兴等地。写了不少吟诵江南
风物的诗，平缓了心中郁气。

回归故乡昌谷，李贺的灵魂得
到短暂休息。他以最后的温情和悲
愤写下了展现故乡风物的《南园十
三首》。不久，他在给了他无限诗情
的翠竹怀抱中“天荒地老无人识”，
抑郁而死，年仅27岁。

李贺这盏灯灭了，但他的诗歌
一直亮着！

“诗鬼”的高度

红梅用散文甚至诗的语言优
雅地述说，娓娓道来，连悲苦、伤
痛、灾害、战乱、死亡都展现得优雅
而从容。

顺着她的引领，从昌谷一支新
笋、一朵桃花、一条小溪出发，不知
不觉中，我们就跟李贺一起捡起了
满野的诗句，就跟他一路颠簸，东到
洛阳，西至长安，南下吴越，上接苍
天，下近鬼神。

李贺没有后人，故居也荡然无
存，那些翠竹替他绿着。他高高地
坐在云端。他诗歌的光芒层层绽
放，使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仰望到了

“诗鬼”的高度。

洛城书事

这样的读书会，八姐妹基本上每周
来一回，地点由她们轮流找。这次活动
的小茶馆，布置得像自家书房一样温馨、
舒适，令人放松、愉悦。

读书会一开始，大家汇报上周各自
的阅读情况，好好读了的积极发言，没好
好读的自我检讨。原来，她们每次读书
会结束都布置“作业”，平时大家会在微
信群里互相监督，看谁没好好做“作业”。

第二个环节是共读，每人一页，读出
声来。据说，一开始有人根本不怎么说
话，读着读着，就慢慢学会了表达、抢答，
可见多“读书”也能练口才。

有声读书环节完毕，各自分享心得、
集体讨论……这样的方法，恐怕恰好适
合这种自己读起来有些乏味、难懂的书，
要是好看的小说，还是自己埋头读起来

过瘾吧？
好看的小说，她们当然也读，第三个

环节就是畅所欲言，分享、推荐各自读过
的好书。经过一番讨论，她们决定下一
本共同阅读的书为《正面管教》。女人
嘛，聊着聊着就会聊到自己的孩子，如
何与孩子更好地相处呢？大家决定一
起从这本书里寻找答案。这边才作决
定，那边就有人用手机上网把书买好了，
这速度……

这时，左边的姑娘往我的杯子里添
了些果茶，闻着那茶香，我忽然感到，她
们的读书会，绝不仅仅是“读书”会。在
一起读书的过程中，她们互相拉扯着不
让谁被生活琐事淹没，并见证彼此的成
长。她们把书读进了日子里，彼此是书
友，是姐妹，更是知音。

斫取青光写楚辞
———孟红梅小说《雄鸡一声天下白》读后感

□李小平

2月1日下午，在洛龙区王城大道附近的一个小茶馆里，窗外寒风
呼啸，窗内温暖如春。说温暖，不光因为室温怡人，还在于气氛，那一群
女子手不释卷的气氛好似暖春。

这是洛阳城里很普通的一个民间读
书会，普通到连名字都没有，经常参加读
书会的是八个姐妹。她们各自从事着不
同的职业，住在不同的地方，只因为一起
参加过培训班，日子久了，生了情分，便
聚在一起读书。

那天，她们读的书是《零极限：创造
健康、平静与财富的夏威夷疗法》（下
图）。说起这本书的作者，美国的乔·维
泰利、伊贺列卡拉·修·蓝，估计很少人知
道，但说起这本书的推荐者张德芬、毕淑

敏，大家并不陌生。
这是一本关于自我治愈的书，暖心

的、励志的，恰恰是当下最流行的。不
过，读书会成员“果果”提醒我：“刚开始
可能看不懂，所以要大家一起读。”

她们围坐在一个长条形的桌子边
（上图），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本书、一
支笔、一个杯子，桌上的茶点可任意取，
都是由读书会成员自制的果茶、饼干。
我作为这个读书会的“插班生”，与左边
的姑娘共读一本书。

读书会，无名

书友间，有情2


